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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泽民，让匈牙利文学走进中国
记者：因为多年来为匈牙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做出的卓越贡献和在匈中两国文化交流方面所扮

演的“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您曾于 2017 年获颁匈

牙利文化贡献奖。授奖词评价：“他一个人相当于

一座机构，匈牙利当代文学通过他得以在中国占有

一席之地。”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翻译的？选择

小语种有何机缘？

余泽民：说起与匈牙利语的缘分，真的可以写

一本书，但往短了讲又很简单，只因为年轻。1991

年秋天我乘横穿西伯利亚的国际列车去了匈牙利，

只因为他们对华免签，我 26 岁，而且属于“80 年代

的新一辈”，充满理想主义，想看看世界。所以，我

与匈牙利语的相遇完全是命运的安排，如果当时对

华免签的是索马里，我也会去的。至于从什么时候

开始做文学翻译，我倒能说出确切时间，从1999年

开始。在我1998年陪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沿

着李白的足迹走了一个多月之后，我出于对这位作

家老友的好奇，开始抱着字典读他的小说集《仁慈

的关系》，并硬着头皮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翻译了他

的一个短篇。

记者：是哪个短篇？拉斯洛获得 2025 年诺贝尔

文学奖，您陆续翻译了他很多作品，能谈谈您眼中

的拉斯洛吗？

余泽民：我说的那个短篇是《茹兹的陷阱》，那

是我的处女译，可能说出来你都不信，那是我第一

次读匈语小说，我翻译它的目的很简单，一是想了

解拉斯洛的作品，二是以这种笨方法自学匈语。没

想到翻译完这篇小说后我不仅被拉斯洛的文字震

撼了，而且迷上了匈语阅读，一发不可收拾。三年

里翻译了十几位作家的约三十个短篇，冥冥中受到

文学的召唤，为后来走上翻译之路打下了根基。

2002年，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我凭着国内打下的母语基础和那几年自修的匈语

能力，与作家出版社合作翻译了《命运无常》《英国

旗》《船夫日记》《另一个人》四部作品，从而得到国

内图书圈认可。2006年，上海《小说界》主编魏心宏

委托我主持一个“外国新小说家”栏目，2006年第一

期我登的就是《茹兹的陷阱》，并写了一篇评论和一

篇题为《拉斯洛的中国情结》的作者介绍，那是拉斯

洛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

记者：出版于 1985 年的《撒旦探戈》是拉斯洛的

长篇小说处女作，也是他的代表作，同时也被视为

考验读者阅读能力和难以翻译的挑战之作。您在

翻译这部作品时，如何解决长句的翻译难题？

余泽民：幸好我是在匈牙利生活了25年后才着

手翻译《撒旦探戈》，那之前我已经翻译了十几部匈

牙利作品，从语言上已经难不住我，更何况我认识

作者那么多年，我熟悉他说话语调、语速、节奏和情

态，这些对我的翻译工作都有很大帮助，当然即便

这样，翻译起来还是要花很大的精力和时间。他的

长句分两种，一种像拆散的俄罗斯套娃，需要精心

地装回到一起，将这种句子翻译中文最难也最复

杂；还有一种像一列火车，一口气能挂几十节车厢，

这样的长句相对容易翻，句子里多次更换主语，只

是作者想要保持讲述的连贯性而不加句号而已，直

到描述完一个场景后才加句号。

记者：东欧作家的特点是以自己文字的难译

性、甚至是不可译性为荣。这对翻译家来说是个难

题。您也写小说，自己追求什么样的语言风格？

余泽民：“追求作品的不可译性”，这句话是艾

斯特哈兹在一次翻译论坛上讲的，我写在了一篇文

章里。他说这话的意思，并不是不愿意自己的作品

被翻译，而是强调自己写作时并不会考虑作品的传

播，不会迁就读者的阅读舒适区。我作为一位已经

上路了的文学翻译，喜欢这种有风格、有难度、哪怕

翻译是一种“自虐”的作品，就像孩子玩游戏，喜欢

越玩越有难度，而不是越玩越容易。至于我自己写

作，尽量保持有自己语言风格的叙述，比如说，我写

作时经常用匈语思考，尤其写发生在匈牙利的场

景，然后用中文写出来，导致自己的文字有“翻译

感”，甚至“翻译腔”，我觉得挺好，这对我来说是自

然形成的，并非造作，这是我的特点。

记者：译介匈牙利文学的同时，您也致力于中

国文学在匈牙利的传播，帮助匈牙利汉学家将《道

德经》《易经》和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译介到匈牙

利。能谈谈这方面的工作吗？自己是否也从中受

益良多？

余泽民：帮助汉学家翻译，对我来说其实是一

个学习机会。因为我在出国之前，并没有读过《道

德经》和《易经》。我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在

我们的青少年时代，学的是“柳下跖痛骂孔老二”，

是“批林批孔批宋江”，现在说的国学在当时属于

“四旧”和“毒草”。改革开放之后，我读得更多的是

古典和外国小说。上世纪90年代，为了帮助汉学家

考拉楚恩·伽博尔翻译《道德经》，我让家人从北京

寄来了两个白话译本，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学习的

机会。翻译《易经》也是一样，若不是为了帮助匈牙

利朋友，我可能现在都不会读。而且，考拉楚恩翻

译的匈语版《易经》，书里的中文原文是我用毛笔一

字一字抄录的。如果我没有出国，而是留在国内，

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机会。我在匈牙利还做过一件

事，就是将匈牙利畅销书作家缪勒·彼特先生写的

《占卜书》译成了中文，那本书是老先生对《易经》六

十四卦自己的解读，很有意思。

记者：谈谈读书吧。童年时期的生活对作家的

影响是不可忽略的，您的童年阅读是怎样的？

余泽民：我这辈子最感谢的就是读书。我虽然

出生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但还是有机会读

了一些书，比如表姐从三十五中图书馆“顺出来”的

苏联小说《铁木儿和他的伙伴》《静静的顿河》《夏伯

阳的故事》《青年近卫军》和反特小说《将计就计》

等，还读过凡尔纳的《地心游记》、司汤达的《红与

黑》、雨果的《九三年》和莫泊桑的《俊友》，我记得很

清楚，我特别喜欢“俊友”这个词，因为这两个字的

组合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可思议的，“友”的前面可

以加“战”字，后面可以连“谊”字，唯独让我想不到

“俊”字，“俊”与“友”连在一起，当时我的脑子是想

不出来的，让我觉得很“洋气”。再有就是意大利女

作家伏契尼写的《牛虻》，我表姐花了一年将这本书

抄在两本“工作日记”里，我则花了一年时间抄了一

本《安徒生童话》，由此学会了繁体字，当时我只有

小学三年级。记得有一天晚上，表姐照例给我讲了

她这一天所抄的内容，当我听到牛虻抛弃了爱他的

吉普赛女郎时，竟然用被子蒙住脑袋哭了，那是我

有生以来第一次为文字感动，与被抛弃的女孩产生

了共情，尽管那只是小说里并不重要的一个情节，

我记忆犹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世界名著陆

续再版，我记得很清楚，用自己攒下的零花钱在北

京王府井书店排队买下的第一本书，就是《牛虻》。

记者：集中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能谈谈人

生经历中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书籍，什么书改变了

您的人生吗？

余泽民：我集中阅读是从高中开始，那时候喜欢

读四大名著和三言二拍、《儒林外史》《东周列国志》

和《封神演义》，也会读《少年维特之烦恼》《色情间

谍》《第二十二条军规》等翻译作品。大学我是在北

医读的，在读医书的同时，我读了大量的世界名著，

最喜欢的书是《大卫·科波菲尔》《忏悔录》《基督山恩

仇记》《巴黎圣母院》《约翰·克里斯朵夫》和《一个世

纪儿的忏悔》。我记得很清楚，劳伦斯的小说出一本

我就读一本，最喜欢的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恋爱

中的女人》《虹》《儿子与情人》，再有就是《第三次浪

潮》和弗洛伊德的书，后者让我喜欢上了心理学，先

是引导我去了精神病院，后是学了艺术心理。

对我人生影响很大的书有很多，如果非让我

选，那么我会选两本，都是人物传记，一本是莫洛亚

写的《拜伦传》，里面有一句话，我把它抄在了扉页

上，后来每当我在生活中需要做出抉择时，耳边都

会回响起：“惟有拜伦，曾是拜伦的诱惑者，惟有拜

伦，会严惩拜伦身上的拜伦，唯有拜伦的摧毁者，将

是未来世界的拜伦。”另一本书是梵高传《渴望生

活》，1991年出国，我随身带去的唯一的一本文学书

就是它。 据《中华读书报》

余泽民，翻译家、作家


